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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张 衡 人 生 哲 学 的 特
·

色

一兼论儒道互补

刘 周 堂

张衡一生的主要活动时期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末年
,

这是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
。

从和

帝重用宦官郑众诛灭外戚邓氏起
,

东汉王朝出现了宦官
、

外戚相互倾轧
、

交替掌权的局面
。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在 日益激化
,

虽然这种矛 盾

还没有发展到桓
、

灵时期那样不可收拾
,

但是东汉王朝的肌体的确已经开始变质
、

腐烂
。

尤

其是到安帝
、

顺帝时
,

衰败的速度 更在加快
。

这样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贤人失志
、

处世维艰

的间题变得更为突出
。

和张衡同时的许多文学之士或陷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而不能 自拔 , 或抗

言直行而丢掉了性命� 或志不得伸而老死户篇
。

而张衡却在那个令人头晕目眩的时代实现了

自己的人生价值
。

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

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

而且还是 一个

青史留名的政治家
。

张衡之所以能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除了其
“天

资睿哲
”
的桌赋之外

,

我以为主要得力于他的人生哲学
。

《后汉书
·

张衡传》说他
“
常从容淡静

” “
不慕当世

” ,

似乎张衡是一个与世 无 争 的

人
。

但从 《应间》
、

《思玄》 两赋来看
,

事实并不如此
,

他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决非得力于他

的
“
不慕当世

” 。

张衡少年时
“
遂通五经

,

贯六艺
” ,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
,

孺家那种积

极用世
,

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主张无疑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
。

这不仅从他

呕心沥血创作的 《二京赋》来规劝统治者应该去奢崇俭
、

珍惜民力的创作动机和实际行动可

以得到证明
,

而且可以从他
“
自去史职

,

五载复还
” 后所作的 《应间》 中看到他那颗激动不

平的心
,

同时还可以从他身处危境时挥笔写成的 《思玄赋 》 中找到答案
。

如果说从 《二京

赋》讽谏力的大为增强可 以看出青年时的张衡匡时济世的强烈愿望
,

积极要求实现人生价值

的话
,

那么从 《应间》 和 《思玄赋》 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中
、

老年时的张衡在怀才不遇
、

身处

维艰的情况下
,

又是怎样地激情难捺
,

去调和内心矛盾以重振自我
,

追求人生价值继续实现

的心灵轨迹
。

《应间》
、

《思 玄》二赋再现 了一个正直且有抱负的知识 分 子如何解决在黑暗

现实的重压下既保持节操又要实现 自我价值的矛盾的内心世界
,

它是张衡人生哲 学 的 集 中

体现
。

张衡在安帝时担任太史令
,

然而
, “

顺帝初
,

再转
,

复为太史令
” 。

对于这件事
,

范哗

在本传中说是
“
衡不慕当世

”
所致

,

所以他认为张衡对此并不介意
, “ 乃设客间

,

作 《应

间》以见其志”
。

但我们翻开 《应 间》就知道张衡对此并非不介意
,

而是耿耿于怀
。

这篇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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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东方朔 《答客难》的形式
,

假设间者对自己
“
囊滞日官

,

今又原之
”
加以责难

,

然后再

对责难一一加以回答
。

间者认为做官应该
“
务于下学上达

,

佐国理民
” ,

象咎单
、

巫咸
、

申

伯
、

樊仲那样
“
服衰而朝

,

介圭作瑞
,

厥迹不朽
,

垂烈后昆
” ,

不应该
“垂翅而还故栖

” 。

谁

都知道
,

东方朔的 《答客难》是作为虚设责难然后加以辩解以抒发自己不得重用的牢骚哀愤

之感的
,

张衡模仿它而作 《应间》
,

显然也是借间者的责难来发抒 自己
“
自去史职

,

五载复

还”
的怨愤之情

。

所以间者的难辞实际上就是张衡此时内心世界的忠诚坦露
,

其对官复原职

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

这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
一

、

他在回答间 者 的 责 难

时
,

主要的是
“
应之以时有遇否

” 。

他说
� “

公旦道行
,

故制典礼以尹天下
,

惧 教 诲 之 不

从
,

有人之不理
。

仲尼不遇
,

故论六经
,

以侠来辟
。

⋯⋯所丁不齐
,

如何可一 �
”
认为自己

和孔子一样都是生不逢时
,

所以才道不得济
。

而周公之所以能推行自己的主张治理天下
,

就

在于恰逢其时
。

二
、

正 因为他怨恨 自己生不逢时
,

所以他特别羡慕那种君臣遇合
、

上下无猜

的情形
� “

故樊哈披帷
,

,

入见高祖
。

高祖踞洗
,

以对哪生
。

当此之会
,

乃尾鸣而鳖应也
。

故

能同心戮力
,

勤恤人隐
。 ”

羡慕是人的主观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又特别希望得到满足所产生

的一种情感意识
。

一般说来
,

羡慕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

张衡羡慕高祖君臣同心

戮力
,

和衷共济
,

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生不逢时
,

未遇明主的强烈不满
,

而这种情感的根源就

在于他垂翅故栖
。

三
、

他在写作 《应间》 的同时还写了 《鸿赋》 一篇
,

可惜此赋正文 已佚
,

仅存序言
,

现全文录之
�

南窝衡 阳
,

避祁寒也
。

若其稚步清音
,

远心 高韵
。

鸿 驾己 降
,

罕 见

其涛
。

而锻翩墙阴
,

偶影独立
,

哆喋权稗
,

鸡鹜为伍
,

不亦伤乎 � 予五十之年
,

忽焉己 至
。

永言身事
,

·

摊然其 多绪
,

乃 为之赋
,

聊以 自慰
。

他以鸿莺自比
,

伤怀才不遇
,

其忧愁苦恨洞

然可观
。

虽然其赋文不可得见
,

但从其慨然多绪
,

聊以自慰的创 作动机也可揣测大概
。

以上

可以充分证明
�

张衡对于 自己五年之后官居原职是大为不满的
。

因此范哗说他
“
不慕当世

”

并不符合张衡的实际情形
。

对于外界异 己力量强加给个人的现实处境不满
,

自然就会牢骚满腹
,

这是人之常情
。

问

题是你牢骚再盛
,

但事实终于难以改变
。

那么如何对待怀才不遇的现实
,

如何在这种现实面

前选择好自己的方位
,

往往是个人自我价值能否继续实现的关键
。

面对垂翅故栖的现实
,

张

衡坦然地将它归之为命运
。

他说
� “

天爵高悬
,

得之在命
,

或不速而自怀
,

或羡旎而不臻
,

求之无益
,

故智者俪而不思
。 ”

既然人的穷达祸福都是命中注定
,

个人的主观行为不能有所

作为
,

强求与潦倒对于实现人生的价值都只能是有害而无益
。

对于人生道路中的曲折与坎坷

应该采取
“
得之不休

,

不获之吝
。

不见是而不
�

�昏
,

居下位而不忧
”
的态度

,

不要有通达的喜

悦条也不要有穷困的苦恼
,

摒除物欲的追求
,

听从命运的安排
。

基于这种认识
,

张衡甚或认

为通达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

因为按照
“
物壮则老

”
的道理

,

通达的背后就是穷困
。

所以他又

说
� “子睹木雕独飞

,

憨我垂枝故栖
,

吾感去奄附鸥
,

悲尔先笑而后号也
” ,

这显然是以道

家的处世观来自我解嘲
,

以麻醉自己的灵魂
。

麻醉剂固然不能治病
,

但它确实也能在治病过

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

道家的处世观就曾使张衡那痛苦不安的心灵趋于某种程度的缓和
,

使

他能在现实的骤然打击下恢复冷静而更加清醒地审视现实并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
。

如果没有

这种麻醉
,

没有这种暂时的心理平衡的话
,

那么可能导致他做出某种不理智的选择
。

张衡年轻时
“
通五经

,

贯六艺
” ,

在他的心理沉淀中儒家思想的基 因无疑是最多的
,

他

琳人立德
、

立功
、

立言的主张也拳拳服膺
。

因而他既没有躺倒在命运之神的怀抱里等待好

� �  



运降临后再去重振自我
,

也没有饭依道家之说而消极自沉下去
,

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命

运的安排
。

在他看来
,

既然命中注定该有如此
,

那么我就暂且将它作为托身之所
。

这样既可

以利用职务之便研究天文
、

阴阳
、

历算
,

又可以居官履职等待时机
。

于是他决定
“
聊朝隐乎

柱史
” 。 “

朝隐
”
较之

“
退隐

”
自然要优越得多

。

退隐意味着人生价值部分甚至全部泯灭
,

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屈从
,

它于世无补
,

于己也益处不大
。

而
“
朝隐

”
进可以升官加爵以实现

兼济天下之志 � 退可以修身养性以独善其身
�
中可 以保持现状借职务之便继续实现人生的价

值
。

张衡这期间在科学上的成就显而易见就得力于这种
“
朝隐

”
的策略

,

而他后来被提升为

侍中也未尝不与他
“
朝隐

”
有关

。

如果他当时愤而退隐
,

候风地动仪也许就不会在他的手中

诞生
,

后来也许不可能在河间惩办豪强
。 “

朝隐
”

是张衡在处世哲学方面的一个新贡献
,

它既是

对道家避世退隐人生哲学的一种积极改进
,

也是对儒家积极入世人生哲学的一种策略补充
。

在此之前虽也可能有人实殊过
,

但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并成为一种功利性的策略
,

却是始于张

衡
,

后来王维等人的亦官亦隐就是顺着这条路子走去的
。

“
朝隐

”
是张衡在环境与愿望发生尖锐冲突而自身又难以很快改变现状

,

但又不肯屈从

退让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处世策略
,

它的实质就是
“
且温犊以待价

” 。

因

此就在这期间他仍没有忘记政治上的进取
。

他一方面忠守太史令之职潜心研究候风地动仪
�

另一方面仍时刻关注着现实的变化
。

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
,

表现自己对于社会

的作用和责任
,

以引起君主对 自己 的重视
,

从而改变 目前这种使人晦气的状况
。

这时正是汉

顺帝永建
、

阳嘉年间
,

政治日逐腐败
,

顺帝虽然采取过一些措施试图阻止衰败的加剧
,

但无

奈他是由宦官孙程等人扶上台的
,

再加之他年纪太小
,

心有余而力不足
。

但顺帝本人在东汉

末年的几个皇帝中相对来说是 比较清醒开明一点的
。

据 《后汉书
·

顺帝纪》载
,

他 一 即 位
“
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

” ,

这显然是为了开张圣听
、

重振朝纲
。

不管其效果如何
,

总算有了

进言的机会
。

张衡抓住时机
,

立即进 呈 《上顺帝封事》
,

阐述自己对国内连年灾异缘起的意

见
。

第三年他又上 《陈事疏》
,

要求顺帝加强皇权
,

改变
“
制不专己

、

恩不 忍 割
、

与众 共

威
”
的现状

,

刹住奢侈之风
。

接着他又上 《论 贡举疏》尖锐地批 评了当时选法浮滥
、

贡举不

实的情形
,

要求改变当时那种重文章
、

轻品行的做法
。

同时又上 《请禁绝图擞疏》
。

阳嘉二

年四月京师发生地震
,

五月顺帝下诏
� “

群公卿士
,

将何以匡辅不逮
,

奉答戒异
。

异不空六

设
,

必有所应
,

其各悉心直言厥咎
,

靡有所讳
。 ”

张衡立刻呈上 《京师地震 对 策》
,

认 为
“天人感应

,

速于影响
” ,

朝廷变更以前的察举孝廉制度
,

频繁更换郡国守相
,

以及官风腐

败
、

上陵下替是导致地震的直接原 因
。

张衡在垂翅故栖期间接连不断地上疏献策
,

这固然分

着职务上的关系
,

但也未尝没有求进用之意
,

其朝隐的内涵应是十分清楚的
。

惟如此
,

张衡

在失意时既实现了心理平衡
,

也没有放弃进取
,

而且还在失意的岗位上做出了重大成就
,

这

不能不说是 一条成功的道路
。

也许是张衡那些言辞急切的策
、

疏终于使顺帝龙眼大开
,

发现这个多年滞留史官职务的

张衡颇具政治才能
,

于是将他迁为侍中
。

它的职能是
“

掌侍左右
、

,

赞导众事
,

顾问应对
” 。 �

即做皇帝的高级顾问
,

张衡终于又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

但是树大当风
,

官高多险
。

有一次

顺帝间他
�
当今天下人最痛恨的是谁� 宦官们害怕张衡说出自己

,

都用眼睛瞪着他
。

张衡只

好
“
诡对而 出

” ,

然而宦官们还是
“
恐为其患

,

遂共谗之
” 。 � 张衡感到 自己的处境非常危

险
,

这不免使他刚趋于平静的心田又掀起阵阵波澜
,

任凭俊臣胡作非为
,

于心不忍 � 针锋相

圣��



对
,

难免有杀身之祸
。

命运又一次将张衡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

决择是否正确关系到人格

的高低和人生价值的轻重
,

他需要探求出一条在险恶乱世中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
,
《思

玄赋》 就是这种探求的记录
。

这篇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和 《离骚》相似
。

他 既猛烈抨击了珍

芜贬 良
、

黑 白颠倒的反常世道
� “

珍萧艾干重筒兮
,

谓蕙芷之不香
。

斥西施而弗御兮
,

羁要

袅以服箱
。

行肢僻而获志兮
,

循法度而离殃
。 ”

也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的浩叹和才不

见用
、

知音难觅的苦闷
� “

幸二八之逆虞兮
,

喜傅说 之生殷
。

尚前 良之遗风兮
,

恫后辰而无

及
。 ” “

奋余荣而莫见兮
,

播余音而莫闻
。 ” 同时还表现出一种身处乱世中的危

‘

俱之 感
�

“
览蒸民之多僻兮

,

畏立僻以危身
。 ”

真是
“
私湛忧而深怀兮

,

思缤纷而不理
” 。

与 《应

间》相比
,

忧愤明显地加深 了
,

增多了
,

而且还多了一种危惧之感
。

全生保身的道家思想和

任重道远的儒家人生观使他陷入了
“恐渐染而无成

,

留则蔽而不章
”
的矛盾之中

。

他去请教

历史
,

历史告诉他
� “死生错而不齐兮

,

虽司命其不 晰
。

窦号行于代路兮
,

后膺柞而繁芜
。

王津侈于汉廷兮
,

卒衔恤而绝诸
。

尉龙眉而郎潜兮
,

逮三叶而遴武
。

董弱冠而司衰兮
,

设王

隧而弗处
。

夫吉凶之相仍兮
,

恒反恻而靡所
。 ”

窦皇后 由祸得福
,

子孙繁盛 � 王皇后却由福

转渴
,

自裁无后
。

颜泅久 为郎官终遇汉武得以拔耀
� 董竖少为三公最终却死无葬地

。

无情的

史实告诉他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

如前所述
�

张衡在
“
自去史职

,

五载复还
”
的苦闷中

,

曾

借叻
“
命运

”
熨平了心中的皱褶

,

又以积极迎接命运安排的态态实践了
“
朝隐

”
的策略

,

从

而在那个甚为痛苦的时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

现在
“
命运

” 再次闯入他人生的旅

途
,

但张衡的处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官复原职的牢骚主要是怀才不遇
,

太史令的工作也

基本上是舞文弄墨
。

怀才不遇不容易使人真正安于命运
,

太史令的职务自然可 以让他继续放

射出能量
。

因而 以 “
朝隐

”
的方式来接受命运的安排获得了成功

。

然而现在张衡已经完全置

身于政治的旋涡
,

他 已经失去了为太史令时那种实现 自我价值的主体性
。

接受命运的安排就

意味着对现实的屈从和 自身价值的毁灭
,

所以他不能再象以前 那样接受命运 的 安 排 而
“
朝

隐
” 于世

,

他必须成为命运的主人来回答现实的挑战
,

方能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

这样在张

衡的心理积淀 中占主导地位的偏家思想基因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当他对历史重新进行审察

和反思之后
,

他发现个人的命运虽然难以预料
,

但 ,’� 支天监之孔明兮
,

用 裴 忱 而 佑 仁
” 。

“天视自我民视
,

天听 自民听
”
这古老的低家天道观使张衡把个人命运的最后决定权还 原 到

了自己的手中
。

他举出商汤王良诚祈祷和宋景公诚心谢罪终于获得好报
,

魏颗行善终于在危

难时得到杜回结草之助来证明
� “

有无言而不 仇兮
,

又何往而不复
” 。

只要 自己志洁行廉
、

处界行仁
,

最终是不会有灾祸的
。

因此
,

他决定
� “

共夙 昔而不贰兮
,

固终始之所服也
。 ”

这样
,

消极的宿命论在张衡那里变成了积板的有命论
,

从而使他在成仙既不 可能
,

不干世事

又与良己的本性相左
、

而处境又确实险恶的情况下找到了新的精神文柱
。 “回志竭 来 从 玄

棋
,

失我所求夫何思 �
”
表明他 己经再次实现 了 心 理 平衡

,

终于在险恶现实中探求出了一

条如何继续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
。

考察他探求这条道路的轨迹
,

我们发现他 是将道家老子的

祸福相随的方法论人为地嵌入儒家周公
“
天命仇忱

”
的天道观

,

并以东汉时流行的天人感应

观与之相应证
,

从而得出人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个人自己手中的积极性结论
,

表现出对实现

人生价值的自我主体性的 认可和
一

肯定
。

张衡对于儡家天命观的积机使用表明他在追求人生价
一

值自街实现的道路上经过多次反复之后
,

更加坚定地把握住了 自己
。

道家委顺自然
、

安于命

运的处世哲学和儒家建功立业
、

弘毅弘道的人生观在张衡的人生哲学里得到了高度的
、

和谐

王� �



的统一
。

他虽然也讲命运
,

但却又受制于儒家天道观
,

而这种以人事为本的天道观实质是主

观臆造出来的一种客观异化物
,

并反过来用它作为主观行动的精神依据
,

从而越过命运的樊

篱
,

走上积极自为的道路
,

这比 《应间》 中积极迎接命运的安排又前进了一步
。

如果说 《应

间》中的
“
朝隐

”
多少还带有一点等待命运的内容的话

,

那么 《思玄赋》 中的
“
玄棋

”
则已

完全是自己在主 宰命运 了
。

这表明张衡的人生哲学较之以前更为成熟
,

更为实用了
。

事实完

全证明了这一点
,

大概就在写作 《思玄赋》的第二年
,

张衡担任了河间相
。

两汉的相是中央

派到封国去掌管政事的地方官
,

职权相当于郡守
。

张衡显然是把它当作实现 自我价值的一个

好机会
,

面对
“
国王骄奢

,

不遵典宪
,

又多豪右
,

共为不轨
”
的局面

, “衡下车
,

治威严
,

整法度
。

阴知好党名姓
,

一时收擒
。

上下肃 然
,

称 为政理
。 ” � 这与他当年面对宦官的淫

威
� “
诡对而出

”
不 同了

,

而是雷厉风行
,

大刀阔斧
。

他之所以如此敢作敢为
,

联 系 《思 玄

赋》就可知道其中的奥秘
�
惩处奸党豪右

,

上合天理
,

中顺典宪
,

下符人情
。

坚实的心理基

础是他严惩豪强的精神支柱
,

因而表现在行动上也就是无所畏惧的
,

从而使他成了政绩斐然

的政治家而名垂青史
。

试想如果当年张衡在邪恶势力的威慑下就退隐田园
,

或者在惶恐不安

中陷入宿命论而未能摆脱以实现新的心理平衡
,

甚至在复为太史令时就痛不欲生
,

那 么他的

人生价值就不可能得到这样最大限度地实现
。

从张衡所走过的道路可 以发现
� 以追求 自我解

脱为核心的道家人生观对于在黑暗现实中艰难奋斗的士大夫实现自我价值是有作用的
,

它的

作用就在于人性受到压抑时而产生的极度烦闷和不安情绪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

为继续实现

人生价值提供现实保证
。

但是
,

它必须以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观相统属
,

甚至还要接受儒家

天道观的制约
,

才能重新把握个人的主体性
,

充分实现人生的价值
。

张衡之所以常常能从道

家消极人生观的命题中引申出积极的意义
,

原因 也 就 在 这里
。

这中间实现痛苦后的心理平

衡是重要的
,

但打破这种
一 时的平衡

,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的心理平衡则更为重要
,

张衡人

生哲学的特色也就在这里
。

注 释
�

� 鲁道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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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
·

百官志》

� � 《后汉书
·

张衡传》

名 人 言

钱基博说
�
文学与哲学

、

科学不 同
。

哲学解释自然
,

科学实验自然
,

文学描写自然
。

胡寄尘喻唐诗如中国水墨 山水
,

善写意
,

宋诗如西洋油画
,

善刻画
。

邹韬奋创办刊物
,

无不认真对待
。

他说
�

与其敷衍
,

不如不办 , 如其要办
,

决不敷衍
。

�三山辑 �

�� �


